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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娘子的故事初步定型于明冯梦龙的话本小说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但蛇精化为白衣女子引诱男子
的故事，则可追溯到唐代的文言小说——唐传奇。唐传
奇集《博异志》中有一篇《李黄》，讲李黄遇一绝色的白
衣之姝，与之欢好，归家后神思恍惚，“但觉被底身渐消
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原来白衣姝是
白蛇精，化为美女引诱男子，并最终害死他。值得注意
的是，这个故事中除了“白衣姝”，还有一位“青服老
女”，乃白衣姝之姨。一青一白两条蛇精，大概是白蛇传
中白娘子与小青的最早雏形。但细究起来，《李黄》中
白、青二蛇精的身份更像是妓女和鸨儿，接引之事全是
青服老女出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是惩戒男
子贪色狎妓的，因此代表女色的蛇精是吃人的、罪恶
的、狠毒的、妖魔化的。这种形象一直到比冯梦龙略早
的洪楩的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中仍是如此，其中的
白蛇精淫人并吃人，是极恐怖与邪恶的。

白蛇故事在宋元明清笔记小说中也有许多记载。
宋洪迈《夷坚志》中有一篇《孙知县妻》，说孙知县妻姿
色绝艳，不论寒暑都“着素衣衫、红直系”。她在沐浴的
时候，“必施重帏蔽障”，从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和帮忙。
孙知县很好奇，一次酒后，他趁妻子洗澡，在帷幕上钻
隙偷窥，结果“正见大白蛇盘堆于盆内，转盼可怖”。事
后尽管妻子待他恩爱如初，他却最终惊惧交加，怏怏而
亡。这个故事中的白蛇精只求做妻子本分，已无害人之
心。后来明清白蛇故事中有许宣寄宿的亲戚色迷心窍，
偷看白娘子如厕意欲调戏，结果被白蛇原形吓得昏死，
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

明冯梦龙（1574－1646）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
此前白蛇故事的集大成者。需要指出的是，民国以前白
蛇故事中都是“许宣”而不是“许仙”，体现在剧本中则
是直到田汉的《白蛇传》才改为“许仙”。其主要故事情
节除了清明相遇、游湖借伞、许亲赠银、发配苏州、法海
识妖、金钵捉妖、筑塔镇妖之外，尚有许多曲折反复的
情节，主要集中在许宣与白蛇的三聚三离上，除了赠银
获罪发配苏州之外，尚有白青二蛇盗取当铺衣物相赠
以至许宣二次获罪发配镇江，以及白青二蛇见到法海
水遁逃去后再次寻到许宣的情节。此外还有李克用贪
色被吓（即“楼诱”）、许宣姐夫发现白蛇原形、戴先生捉
蛇失败等情节。故事到白蛇被永镇雷峰塔下结束。小说
从许宣的角度进行叙述，写他眼中所见、心中所思，使
得白娘子的身世、身份一直保持神秘，直到最后被法海
揭穿。冯梦龙以说书人的口吻，将许宣与白娘子的故事
娓娓道来，把市井小民的生活、性格与情感写得细致入
微，其故事情节多被明清戏曲、曲艺作品所沿袭。

白蛇传故事的体裁到了明代，开始出现“传奇”这
种新的戏曲样式，这就是陈六龙的《雷峰塔》传奇。陈六
龙，生平不详，其《雷峰塔》传奇亦不传，关于这部作品
的记载，只保存在明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具品》“《雷
峰》”条中。《远山堂曲品》将戏曲作品分为妙品、雅品、

逸品、艳品、能品、具品六类，陈六龙
《雷峰塔》仅位列末等“具品”，可见创
作水平很一般。

现存最早的白蛇传戏曲作品，是
清康乾时期黄图珌（1700－？）改编的
看山阁刊本《雷峰塔》，该本刊于乾隆
三年（1738），分上、下二卷，共 32 出。
这部作品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基本
上来自于冯梦龙的话本，只是在开篇
多一出“慈音”，营造出一个佛国世界，
并指出白蛇、青鱼二妖原是吞食了达
摩航芦渡江时折落的芦叶而顿悟苦
修，而许宣则是如来座前一个捧钵侍
者，因二人有宿缘，故有此一劫。如来
赠法海金钵、宝塔以收复白、青二妖。
此外，白、许离合中删去白、青二人见
到法海后水遁而逃的情节，其他情节
自清明舟遇到埋蛇塔圆，皆与话本同。

尽管基本情节脱胎于话本，但是
黄图珌的《雷峰塔》传奇充分体现出中
国戏曲代言体的叙事特点，其叙事结

构、叙事手法和表现方法完全不同于小说，如白蛇第一
次出场时即自报家门：“我乃千年修炼一蟒蛇也”，“与
青鱼一处潜身”。该剧还打破原小说叙事结构与次序，
使得剧情更加明白易懂，线索更加清晰。而且，该剧还
充分利用戏曲装扮、表演的特点，在舞台提示中直接指
出“旦扮白蛇精上”、“贴扮青鱼精上”（第三出“舟遇”），
其他如龟、蟹、蚌、鳖等也装扮上场。更重要的是，该剧
还通过舞台提示语表达出炫人耳目的舞台演出效果，
如“楼诱”一出中李克偷窥白蛇，舞台提示为：“作偷觑，
内放火光，现出蟒蛇。”再如“法剿”一出中白蛇最后现
出原形时，“内忽现大白蟒蛇，绕场一转”，给人惊险刺
激的感觉。仅读剧本，就觉得仙佛魔妖，光怪陆离，使人
可以想见其舞台演出的精彩刺激。

此剧中的白蛇形象，妖性大于人性。剧中有“回
湖”、“彰报”两出，叙白蛇因盗银事发，回到西湖之中，
得知她的手下水属被渔民捕杀，便施展手段，将渔民披
鳞插翅，以示惩戒。此外，白蛇被戴先生道破是个蛇精
时，威胁许宣说：“我今老实对你说了，你快快收心，与
我和睦，万事皆休。倘若还似这等狂妄，我叫满城百姓
俱化为血水，不要带累别人丧于非命，你自己想去。”正
是由于剧作对白蛇残忍无情妖性的定位与渲染，她最
终被镇于雷峰塔下也是顺理成章的。至于许宣后来奉
法海之命托钵募缘，建塔镇妖，最后功成出家，剃度归
圆，也就可以理解了。然而，后来的白蛇传作品，由于削
弱了白蛇的妖性，突出了她的人性和对许仙的深情，又
没能正确地重新塑造许仙的形象，使得许仙在面对一
往情深的白娘子被法海收伏镇于塔下时，显得怯懦可
鄙，辜负了白娘子的一片痴情，充满矛盾。其主要原因，
便是因为黄图珌本“大致谈佛”，而其他剧本则“大体言
情”。

黄图珌《雷峰塔》传奇止于白蛇被镇雷峰塔下，而
在此之后不久出现的方成培（1713－1806）改编本，其
结局则突破了话本和黄图珌本，增加了白娘子怀孕、端
阳惊变、求草救仙以及白娘子之子许士麟高中状元后
祭塔、成婚和塔倒的情节，完备的大团圆结局的白蛇传
故事自此定型。

方成培本《雷峰塔》共四卷34出，前3出介绍白蛇
出身峨眉山，因窃食西池王母的蟠桃，遂悟苦修；白蛇
尚有一义兄黑风仙，这与前剧不同。而小青的原形已不
再是青鱼，变成了一条青蛇，她也不是一开始就跟着白
蛇，而是后来被白蛇收伏的，这为后来白蛇传戏曲所沿
用。该剧前半部分与此前的作品大体相同，但是后文增
出了“端阳”、“求草”、“疗惊”，以及“水斗”、“断桥”、“祭
塔”、“佛圆”等重要关目，后世白蛇传故事从此再难越
此范矩了。

此剧是白蛇传故事从谈佛转为言情的重要转折性
作品，具体体现在新增的这些情节：一、白娘子怀孕及
以后生子，这是该剧赋予白娘子“人性”，从而减少其妖
性，使其人间化的重要表现；二、端阳饮酒后现出原形，

吓死许宣，及以后求草、疗惊。饮酒原非白娘子本意，而
是因为得知自己怀孕后喜悦难禁，饮酒相庆，致使酒后
现出原形。吓死许宣之后，白娘子不顾艰难，上山求取
灵芝仙草，则体现出她为了真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
勇气和真情。三、“水斗”一场，面对法海的苦苦相逼，白
娘子苦苦相求没有打动法海，她指斥法海道：“你是个
出家人，为甚么铁心肠生擦擦拆散了俺凤友鸾交？”至
于水漫金山，则是由于法海执意相逼，她才“管教恁一
寺尽嚎啕”。四、“断桥”一场，白娘子对许宣由爱生恨，
怨他“轻分鸾镜，那知他似狼心性，思量到此真堪恨，全
不念伉俪情深”。此剧中的白娘子形象则是人性大大超
过了妖性。与前剧不同的是，此剧不再渲染白蛇的妖精
形象，而是更注重刻画她对许宣的柔情蜜意，塑造她痴
情女子的形象。

除此之外，此剧重“言情”的特点还表现在其曲辞
道白异常注重辞藻，是比较典型的文人之作，如许宣出
场时唱的【羽调·望吾乡】：“意绪阑珊，英年滞市尘。生
涯何处飞篷转，时乖拗煞男儿愿，漫说志冲霄汉。顾行
业，每自怜，辜负吾家月旦。”其声气口吻，已完全不是
一个药铺伙计，而是一个失意的文人了。许宣与白娘
子，已经变成非常典型的才子佳人邂逅相爱的故事，两
人在一起时的唱词对白，充满柔情蜜意。而丫鬟小青形
象在该剧中也变得极富个性，在白、许二人相识相爱的
过程中，她是成其好事的红娘，在白娘子被镇塔下的时
候，她是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侠女，小青形象的这个
转变对后来田汉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在以后的白蛇传戏曲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田汉
改编的《白蛇传》。1947年，田汉在传统折子戏《游湖借
伞》《盗库银》《盗仙草》《金山寺》《断桥》《合钵》等的基
础上，创作出《金钵记》，1950 年出版单行本。此本中，
许宣改为许仙，此前剧本中没有名字的白娘子有了名
字——白素贞。《金钵记》既有传统白蛇传故事因果报
应的故事框架，如白蛇之所以下凡寻找许仙，是因为她
幼年曾被人捉住，是许仙救了她，她由恩生爱，愿以身
相报；也有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复杂政治形势的讽刺时
事、针砭时弊，如小青所盗的库银是钱塘县令收授海上
大盗汪直贿赂他里通东洋的赃银，白娘子借助这一点
在被捕后借机骂赃官卖国通敌；还有宣扬男女自由恋
爱的“男女的恩爱，人性的光明”（《金钵记》中白素贞
语）的宣言，因此其主题相对比较复杂。后来田汉又不
断修改精减，于是有了 1953 年发表于《剧本》的 24 场
本，以及后来盛演于舞台的16场本。

田汉的《白蛇传》对白素贞形象的塑造比方成培本
更进一步，在突出她的人性化特点时，除了写她对真爱
的追求和抗争之外，着重塑造她身上的母爱，如《金钵
记》写母子分离时白素贞唱道：“接过小娇儿泪满腮，可
怜你一月就离娘怀。再不能怀中喂乳奶，再不能午夜把
尿抱儿起来；再不能给儿做花戴，再不能替儿把衣裳
裁。但愿得宝宝长命百岁，天可怜无母之儿少病灾。”这
段唱词在24本中有所减化，但1963年田汉在为赵燕侠
改编此剧时，又重新改写了这段唱词，发展成长达 20
多句的抒情篇章，对塑造慈母形象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本与以前版本的重要不同还体现在对小青、许
仙两个人物的创造性塑造。关于小青，田汉主要突出了
她的反抗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倒塔”一场。方成培《雷
峰塔传奇》中，白娘子之所以得以出塔，是因为她经过
20 多年的镇压，灾期已满，又由于其子许士麟孝感天
地，因此才被放出塔来。揭谛原要毁掉雷峰塔放出白娘
子，法海则说：“不消，留与后人瞻仰，也显得法力无
边。”雷峰塔并未被毁。而在田汉的《白蛇传》里，是小青
在白蛇被镇于塔下之后，到灵山修炼数百年，前来复
仇，打败法海，战败塔神，推倒雷峰塔，放出白素贞。关于
许仙，田汉较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突破。在田汉的《白蛇
传》中，许仙虽然有过动摇，一时糊涂上了金山寺，但当
他听说白娘子为了救他正在和法海苦斗，他决定要帮助
妻子，从而逃山而去。当白素贞被镇于塔底之后，他唱
道：“悔不该当初把金山上，悔不该皈依惹祸殃。”“许仙
今日心明亮，吃人的是法海不是妻房！”使得许仙变得有
情有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这也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婚恋观变化的写照。

从小说到戏曲的创作体裁变化，从妖魔化到人性
化的白娘子形象演变，从镇于塔下到怀孕生子、塔倒人
出的故事结局变迁，从白娘子一花独放到小青、许仙并
重的人物形象塑造，白蛇传故事不断被历代创作者赋
予新的思想内涵、新的时代精神，凝结并沉淀着历史的
厚重和人性的光芒。

白蛇故事：从妖性到人性
□李小菊

田汉先生编写的《白蛇传》，经杜近芳、叶盛兰两位大师精心演绎后
成为了国家京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

话剧《青蛇》：

一场悲伤与挣扎一场悲伤与挣扎
的的““做人做人””修行修行

□谷海慧

在《赵氏孤儿》的导演阐述中，田沁鑫说，我
做戏，因为我悲伤。在其他场合，她说：我喜欢有
挣扎意味的题材。话剧《青蛇》正是蕴含悲伤、表
现挣扎的一部作品。在一场关于如何“做人”的讨
论中，田沁鑫将情欲、爱情、信仰设定为考量尺
度，将中国民间流传数百年的《白蛇传》和作为舞
台剧基础的李碧华小说《青蛇》一并改写。借助新
的人物形象，话剧版《青蛇》传达了“人”的深切悲
伤与挣扎中的诉求，让我们看到，“做人”其实是
一场修行。

剧中四位主要人物——小青、白素贞、法海、
许仙，无一不是对各自传统形象的颠覆。舞台版

《青蛇》的主角小青，在传统叙事中只是作为素贞
闺蜜和侍女的配角，具有“勇敢、仗义”的性格特
征。而在舞台上，她是一个来人间寻欢作乐者，只
知道做人的快乐在食色二字。她既有对素贞的姐
妹情谊，又有勾引许仙的不义之举，即便后来追
求专一之爱，也是出于对素贞的效仿，并非源于
内在自觉。因此，舞台上的小青更多是一个情欲
符号，代表了人的动物性的一面，虽有天真未凿
的可爱，但终归不像是人，因为她没有经历人的
悲伤与挣扎。

这个与传统形象大相径庭的小青形象，来源
于李碧华原著，但是，她既是李碧华的，更是田沁
鑫的。比起舞台上的小青，原著中的小青更复杂，
也更人化。她不仅仅是情欲符号，还是一个有着
明确爱情向往与女性意识的觉悟者。她既爱许仙
又爱法海，得出了“每个女人，都希望她生命中有
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的认识。那么，田沁鑫为

什么没有在舞台上塑造这样一个小青呢，是她没
有读懂李碧华吗？

作为一个有足够敏感的女性编导，在《生死
场》《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田沁鑫曾从情感体验、
生存状态等方面深入触及过女性经验。《生死场》
中多处关注了女性的命运。剧作开场便以巨大的
视觉冲击力表现了女性生育场面及人们无动于
衷的态度，而后，在金枝怀孕、王婆被奸等情节
中，也饱含了田沁鑫对女性遭遇的悲悯。《红玫瑰
与白玫瑰》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探讨两性心理的作
品。在田沁鑫的舞台上，张爱玲原著重点表现的
男性心理退居次要地位，被忽略的女性——红玫
瑰王娇蕊与白玫瑰孟烟鹂的心理则被推至台前。
田沁鑫在舞台上格外强调了原著中的一句话：她
遇到的无非是男人。显然，在两性情感需求与角
色关系中，田沁鑫更倾向于对女性细密情意的体

贴与对其很难获得对等情感的同情。这种情绪在
《青蛇》中也存在，但田沁鑫克制了它的膨胀与蔓
延。她没有在小青的故事中强化李碧华原著中的
女性立场，而是偏移了叙事重心，让小青成为一
个“寡情”者与无拘者，又正是在这一点上，小青
需要学习“做人”，需要继续修行。既要学会人的
规矩，更要拥有人的情感。因此，田沁鑫并非不懂
李碧华，而是为生发新的主题重塑了小青形象，
以将叙事重点偏移到“做人”的故事上。

不同于小青的尚未完成状态，白素贞在剧中
是一个完整的人。她不但有人的情欲、情感，还有
人的信仰。她只要一缕炊烟、一扇窗户后的平凡
人生，并坚守“一生一世”、“永不二志”的承诺。事
实上，她就是田沁鑫的尺度，就是田沁鑫的理想
人性。与传统叙事不同的是，舞台上和小说中的
白素贞，在与法海的对垒中，都不再是一个彻底

的反抗者。小说中，在对许仙绝望后，白素贞“有
凄艳之美丽”和“人性的光辉”，为保儿子一命，她
甘愿被压；舞台上，田沁鑫淡化了这种母性的牺
牲，而将“一力承担”作为白素贞自愿走进雷峰塔
的理由，突出了她担当的勇气。而这种担当，是以
彻底的悲伤为前提、以痛心的挣扎为过程的。这
个悲伤与挣扎的过程就是白素贞修行的过程。

许仙，这个传统叙事中情有独钟的翩翩公
子，在舞台上却最集中地体现了人性的弱点。这
个最平凡、最人间的人，似乎是最非人的人。他在
安然、怡然享受白素贞带来的好处时，许下千金

诺言；而在白素贞最需要他的时候，却弃之而走、
避之不及。也许有的观众会觉得田沁鑫刻薄，将
许仙塑造得如此不堪。可是，如若回到李碧华，我
们就会发现：田沁鑫已经手下留情了，她充分尊
重了中国观众的情感，让李碧华笔下那个不贞不
义、最终被小青一剑刺死的许仙，藕断丝连地牵
念了白素贞10年，10年后才又娶妾生子。田沁鑫
是站在同情与理解许仙的角度，让许仙处于想要
接受又无法接受的两难境地，在悲伤与挣扎中最
终选择了逃避。因此，舞台上的许仙其实是一个
中间状态的人。

在田沁鑫这里，真正具有颠覆性的人物并非
许仙，而是法海。李碧华原著中，小青眼里的法
海，是一个形貌俊朗、本领高强、恪尽职守的执法
者形象。他虽对白素贞毫不留情，却在最后放了
小青一马。法海为什么放走小青？李碧华没有明
言，但在他与小青斗法的故事中，已暗示了他六
根不净。田沁鑫就以“六根不净”为法海故事起
点，将李碧华着墨不多的这个人物发展成了舞台
上的主人公。法海是人，但他想成佛。想成佛，一
半出于被动，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让他不能近酒
色动凡念；一半则出于自觉，在修行中成就的自
觉。因为修行，舞台上的法海成为一个有着大慈
悲的和尚。他对白、许感情的干涉，是出于人妖不
能等同之道，道大于情。他理解白素贞、教导许
仙、克制尘念、宽容小青，亦挣扎在情感与欲念、
道义与责任之间。只是，通过挣扎，他表现了人的

“佛性”。因而经过 500 年轮回做僧人的苦修，法
海最终出离六道轮回，进入了超凡入圣之境。

然而，出离六道轮回的法海，依然自愿重回
人间，来为小青授业解惑，再续前缘。目睹白素贞
为情所伤的小青，也没有放弃“做人”的愿望，在
法海禅房上盘桓 500 年后，终于成人。白素贞和
许仙也都在轮回中重新托身人间。这是田沁鑫设
计的富于深意的结局：虽然做人是一个悲伤与挣
扎的过程，但做魔、做佛何如“做人”？所以，剧作
最后，小青与法海、白素贞与许仙在当下时空再
次相遇的刹那，在怦然心动的惊异里，在似曾相
识的辨认中，我们尽可想象：一场悲伤与挣扎中
新的“做人”的修行开始了。

年初，龚丽娜用一曲《法海你不懂爱》来迎接蛇年的到来，这
首歌借白娘子的口吻质问法海“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爱”，“我们
在一起”、“永远不分离”、“自由自在”，可是法海真的不懂爱吗？
显然，法海并非要否定男女之爱，只是不同意许仙与白娘子的人
妖之恋，即便白娘子“一千年，我不停的改变，想努力地做好人，
我在人间找到我的爱”。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法海要拆散“有情
人”，而在于跨越人妖两界的恋情被想象为真爱典范。这种流传
几百年的民间传说是如何转化为“千年等一回”的旷世奇恋呢？
中国的现代爱情故事为何需要突破、逾越人与妖的“界限”呢？

目前所见最早的《白蛇传》话本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收
入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一书。这篇话本奠定了《白蛇传》的
故事原型，白素贞、书生许宣（后来变成许仙）、小青和法海禅师
都悉数登场，只是故事的主题是劝诫书生不要被美貌女子（蛇
妖）所魅惑。在这里，法海不是破坏白素贞良好姻缘的罪魁祸首，
而是拯救世人免遭妖魔鬼怪伤害的除妖师。法海和许宣分别留
下“警世名言”：“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祖师度我
出红尘，铁树开花始见春”。

五四时期，以《白蛇传》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传说（还有《梁山伯
与祝英台》《孟姜女》《牛郎织女》等）才被重新“发掘”为现代爱情
故事。爱情作为一种启蒙话语，是十七八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文化
的产物。爱情故事往往承载着个人、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理念，
是打破封建等级制、追求个人自由的象征。爱情本身带有奇幻记
的特征，是一种对社会常规秩序的想象性打破，正如灰姑娘的故
事是对等级、阶级的僭越。《白蛇传》就在这种现代转型中重新书
写为白素贞与许仙相恋遭受封建势力法海迫害的故事，人与妖的

“界限”被置换为封建等级制，于是，白娘子与许仙成为罗密欧与
朱丽叶式的殉情者。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会欢呼“雷峰塔的倒掉”，
会把法海描述为躲在螃蟹壳里避难的“蟹和尚”吗？白娘子被作为
封建制度的反抗者和批判者与五四时期把受迫害的女性作为个
人解放的修辞方式有关，直到此后的革命话语中，受害的女性依
然是革命动员的对象。

不管是五四话语，还是革命论述，白素贞与许仙的人妖恋不
仅不是有违常理、人伦的越界行为，而且还是突破身份限定、自由恋爱的典范，法海
则从降妖除魔的“正能量”变成了摧残爱情、“不懂爱”的反面人物。早在1926年，上海
天一影片公司就把《白蛇传》搬上银幕，开始讲述白蛇式的凄美爱情，《白蛇传》也成
为中国神怪武侠片的传统素材不断被翻拍，即使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神怪片在大
陆遭禁拍，依然有田汉的话剧以及多种地方曲艺版《白蛇传》讲述古代劳动人民反对
封建恶势力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终结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兴起，承担着反封建任
务的《白蛇传》开始回归“传统”，如1992年台湾版《新白娘子传奇》红遍两岸三地，
赵雅芝扮演的白娘子从殉情者、反抗者变成美貌动人、心地善良的贤内助，女性从
一种过于政治化的受害者变成了消费时代的定型化形象。

1993年，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青蛇》开启了一种新的白蛇故事，这部电影改
编自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把白蛇与青蛇想象为张爱玲笔下的“白
玫瑰与红玫瑰”，并把许仙与法海书写为女人眼中的两类男人，从而使得《青蛇》变
成现代香港人身份焦虑的表征。徐克则不仅把小青从小妹、随从和丫鬟变成白蛇的
姊妹花，而且把法海从白发苍苍讨人厌的破坏者变成了年轻帅气的高僧。其中最大
的改写就是法海从影片一开始因错收一只蜘蛛精而陷入捉妖、放妖的内心矛盾之
中。对于冷酷无情的法海来说，自以为内心坚定、不会受到女妖色诱却时刻面临“人
欲”的诱惑。影片中法海的红色袈裟遮天蔽日，与其说是他降妖除魔的法器，不如说
更是囚禁之所，尤其是结尾处白素贞生下了“人类之子”，这种从“妖”到“人”的身份
僭越使法海陷入是非难辨的状态。

如果说《青蛇》把“棒打鸳鸯”的法海变成光明正大的降妖除魔者，那么2012年
华语大片《白蛇传说》则把白蛇故事进一步变成更加好莱坞化的驱魔片。与《青蛇》
相似，李连杰扮演的法海带领着徒弟能忍降妖除魔，法海变成了猎杀妖魔鬼怪的猎
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原有白蛇与法海的对立不仅变得模糊，而且法海逐渐成为正
义的执法者。相比《青蛇》讲述白素贞如何由蛇精变成“人”，那么《白蛇传说》则借法
海徒弟能忍呈现了一个除妖师被妖精咬过之后逐渐变成“妖”的过程，这种身份的
转化让能忍不仅更加理解妖精的世界，而且还爱上了青蛇，这种僧妖恋使得昔日敌
对的双方达成想象性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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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白蛇的传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传奇小说到戏曲、话剧，从影视剧到音乐歌舞，在不同时代、不同
艺术形式的演绎下，创作者们不断赋予它新的人文内涵和审美意蕴，使得这一故事愈加生动丰富、趣意盎然；
而白蛇、青蛇、许仙、法海之间既定关系的变化，白蛇向青蛇的叙事转移，更是折射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状貌和美
学诉求。在田沁鑫版话剧《青蛇》演出之际，本报刊发三篇文章，力求从文化视角来透视这一创作现象。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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